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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探訪，讓聶揚聲和榕光社義工看到許多
長者在護老院生活的悲苦與艱難。早前上映的電
影《白日之下》重提大埔劍橋護老院「天台集體
沖涼事件」，這也是聶揚聲心中難以忘懷的心
結。既有曝光在白日之下的醜惡，就有許多仍見
不到光的悽慘，聶揚聲說：「以前探訪時，見到
有不能行動的老人家，雖然有領綜援，有『特別
膳食』（即奶粉和一些營養輔助品），但沒人為
他準備，只能自己打開奶粉罐，舀兩勺倒入口
中，然後再喝一口水。」
然而想要改變這樣的情況，義工們即使想做些
什麼也多有掣肘，聶揚聲有次在北角一間護老院
探訪，老人向他們訴說住在那裏的艱難，義工們
便提出替她向護老院投訴，但那婆婆立刻反面，
還叫他們永不要再去探望她。聶揚聲反思道：
「確實是我們思慮不周，如果投訴，我們離開
後，護老院職員會對付她，對她更差，受罪的人

是她。」從那時起，聶揚聲就希望可以以榕光社
名義開一間護老院，接納那些無所依靠的老人，
並善待他們。
而今，這個願望終於實現。位於太子花墟附

近的「榕光社護老之家」今年3月取得牌照，現
已經有一些榕光社長期跟進的長者在這裏安
居。不似其他護老院的擁擠閉塞，這裏稱得上
窗明几淨，寬敞闊落。「早在15年前我們就想
做護老院，一路有人捐款，我們便儲起，最後
買下這裏的單位，又獲得香港賽馬會捐款，請
到設計師、裝潢得漂亮，都是為了可以長久運
作下去。雖然能容納的不多，但是會完全按照
我們的理念來。」聶揚聲說：「我經常叮囑職
員，你們在這裏工作有兩個身份，一是職員，
二是義工，你有工作的職責，但也要有義工慈

悲善良的心態。」

須每月籌款維持運作
「榕光社護老之家」現時靠捐款

和入住老人的綜援運作，但也有少
數老人，並無領取綜援，榕光社亦
會免費接納他們入住。「有些獨身長者有數萬元的
積蓄，政府就不會批綜援給他們，他們不願用掉那
筆錢，因為覺得那是自己的保障，我們一樣會接納
他們住進來。」聶揚聲明白長者缺乏安全感的心
態，他笑說：「其實即使有綜援，也還是不能讓護
老院達到收支平衡，我惟有努力出去籌款補缺，
『跑數』多與少，也計較不到那麼多。」在他心
裏，只要老人住得安樂舒服，就是值得的。
聶揚聲還在計劃開辦第二間護老院：「我們看

中元朗一間廢校，周圍環境很好，大概可以安排
200個位。」目前他正就場地問題與政府交涉中。
「很多人問我為何這樣搏命？我說我有能力就多
做些，因為人是講不定的，不知可以做到幾
時。」他說自己做「夕陽送行者」，偶爾也會很
「灰」，因為如果是幫助那些年輕人或是孩童，
他們會成長，會有未來，而他們幫助長者，只能
看到一個人如何隕落。「我幫的人，最終都會
走。但是如何『灰』，我都要繼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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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賽馬香港賽馬會會全力支持全力支持

囑職員以義工心態工作

▼榕光社除探訪、善終、陪診服務外，
亦有派飯、賑醫施藥等。

據2021年人口普查統計，香港共有145萬名
65歲及以上長者，較2011年增加逾51萬人，而
在只有長者的住戶中，有逾18萬戶是獨居長者
住戶，佔長者整體約12%。若獨居長者去世，
無親屬認領的遺體，便會在半年後移送沙嶺公
墓，下葬後只得一塊沒有名姓，刻着一組號碼
的矮墓碑。有一班人，為令長者逃脫這孤單無
奈的終局，以「夕陽送行者」的身份，自願送
行逝者最後的旅程，為他們的人生畫上充滿人
性尊嚴的句點。 ◆採：香港文匯報記者黃依江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部分圖片受訪者提供

榕光社主席聶揚聲的名片上，在「主席」頭銜的下面，也寫着「夕陽
送行者」的稱號。30多年前，他透過義務工作發展局開始擔任義

工，由此接觸到榕光社，而他和獨身長者的緣分，是從1980年代末慈雲
山邨重建開始的。

獨身長者身處「隱秘角落」
榕光社前身為榕光社老人服務團，在1988年創立。最初聶揚聲被介紹到
榕光社，就跟其他義工一起去慈雲山邨「拍門」，為的是找到邨內無兒無
女的老人，告訴他們重建的情況，幫他們揀屋，做安置安排。「在30多年
前，無兒無女的長者通常是很隱蔽的，一方面是因為沒有像現在這樣多的
慈善機構和社工，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們很多人心底自卑，不願與人打交
道。」在「拍門」的過程中，龐大的獨身長者群體暴露在義工們眼前，往
來多了，得到他們的信任，聶揚聲發現這些長者因為平時無依無靠，每次
見到他們都會很開心：「後來這些長者有的原區安置，有的搬去了附近其
他屋邨，我們覺得應該繼續服務讓他們，於是開始了義工探訪、陪診的服
務。」1985年，陳德森導演為榕光社籌款，租下位於黃大仙的中心，榕光
社才有了一個固定場地，以開展地區性工作。如今榕光社除探訪、善終、
陪診服務外，亦有派飯、賑醫施藥等。
在跟進了一些獨身長者個案之後，榕光社的義工們發現他們最大的困
擾，就是憂心自己將來的「身後事」應該怎麼處理。聶揚聲說：「中國
人向來重視後事，我們不想長者一世淒涼，最後還要葬去沙嶺，只得一
塊墓碑和一個Number。於是在2005年左右，榕光社開始計劃善終服
務，我們幫過身長者辦喪事，讓他們有葬禮、有遺像，有牌、有名
字。」

「夕陽之友」托舉最後一程
榕光社的善終服務「夕陽之友計劃」幫助獨身長者免費辦理身後事
務，所處理的個案通常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榕光社長期跟進的長者，他
們在生時就簽下委託書，長者對葬禮有何要求和需要，都會在委託書上
寫明，如宗教儀式、安葬形式、地點等；另一種則是由警署、社會福利
署及醫院管理局等政府機構轉介的個案，逝世長者和榕光社義工的第一
次見面，便是在殮房認屍時，聶揚聲把這稱作「生死兩相交」。
「我接的第一個殮葬個案，是在國外的醫院。」儘管榕光社事先從逝
者朋友那裏拿到逝者的身份證用以認領遺體，但國外程序複雜，儘管有
身份證，醫院還是不予承認，延至三個月後才開始調查，確認死者沒有
家屬，才將遺體交給榕光社。聶揚聲無法忘記那
具因為冷藏過久而發黑的遺體：「很多人問我們
怕不怕，其實並不是恐懼這樣的感受，要真正做
了義工才知道，更多的是沉重，有很重的責任背
負在身上，因為你是唯一可以幫逝者的人。」
有時候，死亡將活着的人們連在一起，也有些

曾有關聯的逝者，因為榕光社而團聚一處。聶揚
聲曾處理過一個跨境個案，約五年前，一位香港
人在武漢病逝，社會福利署轉介予榕光社處理，
於是榕光社找到逝者的大哥，請他出具授權書以
便認領遺體，直到見面時才發現，他們早
已相識，原來兄弟二人的小妹

於數月前過世，也是由榕光社處理的後事。
因授權書需要有醫生在場時簽署，以確保是
長者真實意願，於是再約醫生，再等，大哥
卻猝逝了。跨境認屍的過程也頗為周折，因
時隔太久，榕光社需向醫院繳納一筆巨額的
停屍費，最後才終於認領並火化。在武漢最後一晚，骨灰盒就放在聶揚聲
的酒店房間裏，「你問我怕不怕，我不害怕，因為我在幫他。」第二
天返港，聶揚聲和榕光社義工將逝者的骨灰撒在鑽石山紀念花園，
讓他和兄長、妹妹長眠一處。「生前一家人不在一起，但死後
可以在一處，這是一件好事。」聶揚聲說。

慈悲為懷破例辦理
儘管「夕陽之友計劃」的服務對象是65歲以上的獨

身長者，但他們偶爾也會破例。「有個個案是
YMCA救助的邊青，在支援輔導的過程中，這位青
年最終還是因為感情問題而自殺了，YMCA沒有
辦葬禮的經費，我們就接手了。另一個是一位一
歲的小朋友，其父母是持『行街紙』的斯里蘭
卡人，小孩不幸過身後向慈善機構求助，機構
再轉介給我們，我們亦為孩子舉辦了葬禮。」
聶揚聲說。「夕陽之友計劃」不論宗教、國籍
等因素，有時即使年齡不符也會破例辦理，這
也是榕光社一直以來不向政府申請資助的原
因：「如果拿政府資金，雖然我『跑數』不用
那麼辛苦，但在規則限制方面就會定得比較
『死』，無法同政府講人情，我們就無法為任
何人破例。」面對逝者已逝，聶揚聲心中的天
平，最終還是向慈悲而非規則傾斜。
前幾年的疫情帶走了不少長者的生命，聶揚聲

回憶那時的逝者大約有以往的三倍之多，因殮房
遺體積壓，甚至動用了貨櫃箱做成冰櫃來保存遺
體。聶揚聲說其中大部分逝者，並不是因為感染新
冠病毒而亡：「新冠疫情真正影響的是老人的情緒
和精神，他們無法出門，在家望着天花板度日，導
致抑鬱使器官加速衰敗。」他也很感激那時看到榕

光社廣告後向他們捐贈環
保棺的善長們：「原本想
籌二百副，但最後籌到了
六七百副。」

辦葬禮或許不是每個人都會經
歷的事，但在榕光社的義工們這裏，所

有的流程都要熟稔於心。榕光社創會主席林桂
霞介紹：「我們通常是兩個義工一組，因為要相

互觀察有無做錯，這些東西絕不能錯。我們實行『師
徒制』，師父先帶徒弟義工做五次，然後第六次徒弟才

自己開始做，師父在一旁監督。」有時一周接到三四個求
助，一組義工要同時負責不止一宗個案。義工長期跟進長
者，彼此間有感情，因此榕光社對治喪都是親力親為，而不交
予長生店來做，背後的文件程序其實頗為繁雜。
「在醫院殮房核對手牌、認屍，然後在逝者逝後的第三個工作

日，前往醫院領取醫學證明，提交到殯儀館，選定殮葬形式。之
後便去胡忠大廈登記處申請死亡證，然後在隔籬食環署窗口申請火
化日期，給個Code，再拿去殯儀館，殯儀館從申請起的第十五日給
定火葬日期予你。然後認領遺體、簽收，疫情以前我們還有守夜儀
式，第二天便火化。再過七日去紅磡領取骨灰，若要綠色殯葬，就
要申請取盅、確定撒灰日期，除了海葬的，都要搵造碑廠訂墓

碑。」聶揚聲說，因為做習慣
了，所以也不覺得流程繁雜，他
記得早期申請火化要前去食環署
排隊，甚至還有黃牛在那裏取籌
來賣，相較之下現在已經很好，
只是要跑多幾次。「因為這些都
要在辦公時間完成，上班族義工
難以做到，我們的『夕陽送行
者』大多是退休人士。也許程序
簡化不了，我想唯一可以的就是
希望程序都可以電子化，這樣不
必四處奔走，可以節省很多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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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十餘年辦護老院

◆榕光社創會主席林桂霞（左）
和聶揚聲在工作中。

◆聶揚聲和榕光社義工在鑽石山紀念花園撒骨灰。◆聶揚聲與義工們為老人測血壓。

◀榕光社用於賑醫施藥
的醫療車，常到訪基層
地區。

◆聶揚聲和榕光社護老院的老人在一起。


